华音阁 十二月花
步非烟作品集
一月·鸢尾·步小鸾·白色彩虹
什么花能有七彩的颜色,什么花能将华丽尽写在瓣中?当古希腊人带着铁马秋风远征波斯,看到鸢尾花 那流丽的姿态时,他们顿时以为这是虹之女神的感恩,将带给他们胜利的喜悦。所以他们孤旅带回的, 不仅仅是胜败与杀戮,还有这种像彩虹一样的花,并被永远培植下去。
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赫拉克勒斯,阿卡琉斯,奥德修斯,吕阿宋,在用武力及智慧驰骋着;那是个神 祗的时代,宙斯,雅典娜,阿弗洛狄忒,阿波罗,在用虔诚及任性统治着。一连串战歌与赞歌,留下一 串串火焰般的名字:战神,酒神,胜利女神。那并不仅仅只是对神祗的尊称,同样灼烧的,是一个个伟大的凡人。
黄金与白银,青铜与黑铁,陨落的与上升的,神祗与凡夫俗子,这一切有没有差别?
或许缺少的只是锻造。
但彩虹是不需要锻造的,它需要的只是仰望。然而,在山之巅、天之涯,无人仰望的彩虹有多少?它们 在残褪,在孤独地以守候的姿态凋谢着,从七彩而褪为无人注意的洁白。但洁白,也许才是彩虹最真实 的颜色,而神祗本为凡人。
所以,白色的鸢尾尤其绚烂,宛如虹之女神艾黎斯陨落的一滴眼泪,在淡淡地盛放着。七彩的花圃宛如 命运交响曲,自由的流泻让它夺目无比,但白色,只是淡淡的,在无人瞩目的角落里,静静地默守着自 己的那份人生。
那份也许注定不会绚烂,没有万种瞩目的悄然人生。
但我的泪,也在这一瞬间落下,因为七彩会让激动的心跳跃,但淡然,却触发了我的感动。那淡然的绚 ,开在我无人关怀的角落里。
就算永远在光环与欢呼中,每个人的心也都有无人关怀的角落的,那里,会盛开着一朵淡然的鸢尾,是消褪完粉黛的虹之女神,拒绝华丽的拜访。
就宛如在光辉的华音阁中,有着一位淡然的少女,或者她就是卓王孙无人关怀的角落,是他褪却七彩繁华后,可静静相守的一份从容。
她的名字叫步小鸾,是我的白色鸢尾花,不需骏驰彩笔的一点,只要静如晕波的轻轻守候。
这也是个英雄的时代。
二月·雪莲·丹真·法如雪
有时我在想,丹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有着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感情?
虽然她是由我一手创立的,由我的笔一点一点跃然于这个世界上,但我却无法回答。这个骑着青驴的白衣女子,永远是那么寂寞地走在无人的古道上,她已经脱略了我的掌握,有了她自己的意志。
我无法用一句话,甚至一篇文字来形容她。也许,像她这样的人物,最后在世间流传的,就是一首歌谣,一个传奇。 所以,我在搜寻着,适合丹真的歌谣。
十一月的肖邦,十一月的发如雪,十一月的丹真纳沐,忽然就出现了。但《发如雪》,属于周杰伦的凄美爱情,而丹真,却是诸法成空的寂寞。于是,我要用这同样的旋律,为她填一首新词,在这深深的雪色中,让她永远静立下去。
丹真从不曾关怀过自己,她心中所驻,无非众生,无非法。然而她终究也只能身化飞雪,释法而去。
法如雪。
但愿在这重重的梵唱中,她不会再寂寞
雪莲·丹真·法如雪
菩提泪,
洒碎轮回。
天雨花,
说末世的慈悲。
是谁开启碧城台
舞万世劫灰
月轮霜
羽衣云裳
蓦回望
叹红尘夜未央。
亘古寂寞染乱红妆
谁听梵唱
佛说那诸行最无常,
万法如落雪 终成水
化不去 千年的伤
如是我闻
万法雪如尘
那传说 为谁而问?
向昆仑
问断了此心
垂泪似冰雪入唇。
如是我闻
诸佛雪如尘
那狱焰 为谁而焚
对星辰
焚灭了此身
寸寸飞尽
剩相思刻骨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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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缘堪破
拂去了 雪衣斑驳
三月·楼心月·芳华沉醉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张扬的人。聚会的时候高谈阔论,打牌的时候率意出招,无论文采还是风流都极情尽致,不让生命留下什么遗憾。所以,他们会为我记起很久以前的一个细节而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以为总是他们在聆听我,而我只沉浸在言语的激情中。
不是的,其实我在观察他们。言语是我的剑,我纷飞的舌让它化成万招千式,让对方招架不过来,然后他就会流露出我想知道的东西。
我喜欢写截然不同的人,我喜欢构架迥然不同的情节,我喜欢我的文与众不同,而灵感,绝不能仅仅来源于我的大脑,它必须四面八方,必须千姿百态。
所以,我在高谈阔论中,观察别人。
有的腼腆,不太爱说话,于是我就用华丽的红霓云妆,不说也引着他说。
有的激越,我还没开始说的,他就飞湍瀑流一般的说了不少,没关系,优雅而善解人意的小浦渔唱最适合他了。
有的心情不好,缠绵在往事的悱恻中,我便说些高兴的事情,高华的事情,譬如饮虹天外。
有的少年得意,春风马蹄,那么我就会施展出四两拨千斤的见月流芳,大家尽欢而散。
生命是一场盛宴,点缀着的,不管是鲜花美果,还是墙角斑驳的暗影,都隐藏着不快乐。这悲的源泉,就是情,感情。
观察一百个人,聆听一百个故事,不快乐的人九十九个。这为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有一天,一个朋友痛心疾首地说,我只是想找一个mm陪我去听音乐会,却为什么总是找不着呢?
他谈了七八次恋爱,不是别人甩他,就是他甩别人。
我对他说,不要老是想着找个mm去听音乐会,只是找个mm就行了。
人不能奢求太多,尤其是在两件事上,理想与爱情。尤其是当这两件事纠缠在一起时。找一个mm是爱情,听音乐会是理想。那就让爱情是爱情,理想是理想。然后你就会快乐。
但真的会快乐么?
我想到了楼心月。这是个理想的女子。她的生命消磨在一柄柄绝世的剑中,但没有人知道她铸的剑好。因为她只为自己与自己心爱的人铸剑。她宁愿将理想深埋在心底,埋在孤芳自赏中。
或许是因为她太骄傲了,骄傲到认为别的人执了她的剑,就是对她的亵渎。所以,出自她手的剑,只有一把,寄寓了她全部的理想与爱情。
这把剑,执在杨逸之的手上。然后她枯萎,一如结出美丽花朵的水仙。
水仙只有一朵花,盛开在它依恋的人的身边。寂寞宛如它身浸的水,不言不说,淡淡幽芳。这人世的情怀,何如这水中的仙人?万花丛中,谁又记得那鼎龙残冷的一缕幽红?
四月·风信子·琴言·婉如清扬风信子·琴言·婉如清扬
写到琴言,我觉得我必须提一下我养的猫。并不是她们之间有什么相像之处,而是因为她们都喜欢一件东西:风。
咕噜是我的爱猫,我从未将她当成是我的宠物,因为我想给她一份尊严,一份如我一般的骄傲。在我租的第一座房子中,我给她留了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堆满了她喜欢的东西。偶尔我惹她生气了,她就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不满的鸣叫,快步地钻入这所屋子中,不理我了。但只要我拿出她最喜欢的猫罐头,她立即就会忘了这些不愉快,飕地蹿了出来,围着我柔媚地叫着,将她毛茸茸的身子凑在我的脚上,轻轻地偎依着,转着圈子,挠动着我心灵中的怜爱。
咕噜是无忧无虑的,她不知道这人世的艰险,也不知道这大千世界的繁华。她只知道三件事:主人,猫罐头,她的猫玩具。但到了某一天,她的生命开始改观。
我发觉她开始长久地凝视外面的世界。她保持着她那华丽而威严的蹲姿,盘踞在窗台上,盯着外面观望。外面的世界一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她的眼睛立即会睁得大大的,聚精会神地观看起来。那时,我知道她那小小的头颅中,开始有了多年前一样出现在我的头颅中的一个词语:自由。
风是自由的,它刮过大地,刮过世界,带来无穷的欢笑与泪水。试过站在高岗上,张开双手去迎接那扑面而来的风么?你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那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么?风越过山川,越过国度,越过命运与时空,然后再越过你我。
唯一没有越过的,就是咕噜。咕噜被藏在我精心呵护的雅舍里,什么都拥有,恰恰是没有风。
我的雅舍叫做华音阁,还关着一个人,她叫琴言。华音阁的主人虽然是卓王孙,但里面每个人的轴心,都不是卓王孙。恰恰只有琴言的轴心,是卓王孙的敌人。
这是一缕暴虐的风,也是暴虐的自由。它在九天之上,却以肆虐的态度傲岸俯视着琴言。它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摧毁她,湮没她。但她却渴望着暴风最中心的那点温和。
她向往着风,如咕噜一样,向往着走出我的华音阁,去哭,去笑,去用力地飞舞。
有时候我忍不住会想,我是不是对她太残忍了呢?她就像是一束风信子,虽然向往着风,但当风真的吹来时,却只能散成千千万万,落向不知何处的家。
就如是我的一滴泪,婉如清扬。
五月·牡丹·姬云裳·寂寞繁华
云迷河汉玉凝霜,十二重城夜未央。
碧漏催槎声欲断,绮窗移榻梦初长。
星驰紫气开阊阖,月动丹山来凤凰。
惊觉烟华无觅处,一屏秋露冷残妆。
牡丹之美,风华绝代,国色天香,众生为之颠倒。然而,正因为所慕者众,才让她染上了几分世俗尘缘。因此,文人在赞美花之风骨时,多半钟爱梅、兰,而斥牡丹以艳俗。国色自当倾城,倾城自是祸水,在这样逻辑下,牡丹那繁华鼎盛的容颜后,也有了不为人知的寂寞。
还记得《镜花缘》中的那个传说,当女王武则天命令百花盛开之时,百花从命,唯有牡丹,傲骨珊珊,抗人皇之命而不遵,最后遭火炼之苦,又被贬谪洛阳。为此,我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才将国色争春色,便谪昭阳下洛阳。”是的,敢于将自己的国色与天地四时争荣,与皇命抗衡,这是牡丹的风骨。
太阳的光芒总是灼伤众人的眼睛,因此让人不可谛视。惊才绝艳者总是衬出常人的渺小,因此让人不堪亲近,我们更宁愿将目光放在更接近自己的人身上,为之赞叹咏诵。我们会艳羡,会嫉妒太阳般光芒,谁又能知道,一个站在命运颠峰的孤独强者,对抗更为强大的天地时的无奈?谁又能明白,因抗拒天地之威而贬谪他乡的国色之花,独自零落雨中时的寂寞?
遭天之妒,寂寞于一隅。或许,命运对于姬云裳也是如此。她枉拥有匹敌神明的力量,倾国倾城的容颜,却主宰不了自己的沉浮不定命运,也主宰不了自己为了追求无限力量、而不得安宁的心灵。为此,她失去了一切。
于是,她离开了——即是被命运放逐,也是自己贬谪。她远赴边陲,主持据说能改天辟地的曼荼罗之阵。在这荒莽的法阵中,一直追求最强力量的她,终于感到了宁静与和谐——她得到了空绝一世的力量,却忘却了追求这种力量的初衷,她那颗抗拒天地的心平息下来,沉浸在这永世轮转曼荼罗阵中。
只因为,她看到了,这天地之力,也是天地无言之大美,是理想,是生命,是宇宙最终极的秘梓。于是,她留下来,以生命维持法阵运转。
正如一株在荒原上寂寞绽放的牡丹,看到了天地大美的她,也如此沉静的守候在这份大美面前,等候着下一个进入这个境界的旅人。
云裳如花,风华绝代。
这就是牡丹繁华,这也是牡丹的寂寞。
六月·婴粟·秋璇·生如夏花
我始终相信,生命是一种奖赏。
这生命,只盛开一季,却是我们在黑暗中跋涉了万里、在寂寞中挣扎千年的所得,它凝结了我们的渴求与努力,绚烂而短暂,是燃烧的热情,也是焚灭的美丽。
也许,那永生诸神也在漠不可知的天空,它们用刻骨的羡慕看着我们,希图获得如我们一样的绽放,哪怕只有一瞬。
这是永恒对刹那的倾慕,这是宁静对焚灭的渴望,这是庄严对自由的企盼。
又或许,诸神羡慕的不是我们,而仅仅是我们中的斗士与英雄,羡慕那自由绽放的决心,羡慕那褪却了虚伪谦恭、尽情燃烧的风华。
六月,火的季节,婴粟花开。
就这样,那艳如鲜血的花朵,以罪恶之名盛开出绝代风华,让沉沉的人世为之震撼,为之疯狂。
这是自由对世俗的蔑视,这是美丽的对光阴的挥霍,这是只绽放一次、却要铭刻岁月的宣誓。
这样的生命,才不会蜷居在蝇营狗苟中,才不会糜烂在无所事事里。
生如夏花,它一定要要妖艳绝代,要绽放一生,要循着它独我的轨迹,一直滑到星星的光辉里,将那沉沉天幕灼上永恒的烙印。
而我们,在谦恭与庸常中求存的我们,在温煦与丰足中沉醉的我们,早已累了,倦了。不再有燃烧一次的力量,不再有流浪四方的勇气,我们驻足,享乐。
追逐自由的热血,拔出尘世的峥嵘,不与人同的桀骜,都被尘封在远古英雄的传说中。我们仿佛喝下了孟婆汤,遗忘的不仅仅是前世的辛劳,还有那对自由与光明的希冀。
因此,我希望,有一天,那一朵在原野中尽情燃烧的罪恶之花,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大的光明与自由,能够让我们回忆起那膜拜的虔诚,能够成为我们需要的那道光芒,火热地涤洗我们慵懒的灵魂,将斗士的荣耀再度带来。
我拿起那朵罂粟,合上手中的书卷,沉思。是的,生命需要沉思,宛如酒需要沉窖,书需要沉醉。渐渐地,我看到了这朵光芒。
秋璇。这个有着罂粟之颜色,火之热情,酒之迷醉,星辰之明亮的女子,就诉诸我的笔下,渐渐清晰起来。
但我始终无法把握住她,正如我无法把握住最大的光明与自由。她游离在所有的情节中,但又仿佛将所有的情节收束在自己身边。情节中没有太多她的篇章,但我一遍一遍与别人谈及这个人物,甚至更多于女主角。这便是我作品中烧起的一团自由的烈火,费尽了所有的柴薪。
是的,她是火,提醒我要写出火一样的文字,过着火一般的生活,燃烧我的岁月,激荡我的心灵。
是的,生命不应蜷居在蝇营狗苟中,不应糜烂在无所事事里。既然我们身在光明,那就应该燃烧,燃烧成一朵绚烂的夏花。
这便是生。
让我的生命,尽情绽放,让我的文字,绚烂如花。
七月·睡莲·相思·梵尘照影
——最是那无欲无求的守候,成就了永伴神佛的传说。
千万年前,你为他与世隔绝,修行在雪山之上,却始终,无怨无悔。万古不化的冰雪,在你眼底刻下痕迹,却凝结不了那颗执着的心灵。
仰望,是你的姿态,前生后世,千年如是。
仰望,却不是卑微,而是一点执着——为爱执着,所以仰望。
守候,是你的方式,三界轮回,未改痴心。
守候,却不是软弱,而是一生坚强——为爱坚强,所以守候。
那一天,我创生了世界,本将在沉沉的星光下,沉睡万年。然而,你腮畔那抹淡淡的水红,却偏偏绽开了如此夺目的光华,深深灼伤了我的眼睛。
我张开天眼,从所有的角度,欣赏你的风姿,而你的目光,却不曾我为停驻;我打开天宫,教所有的神鸟,歌唱你的美貌,而你的笑容,却不曾为我绽放。
我仰对虚空,却不知道该追问什么。
——我已是这世界最高的神明,却无法掌控因缘的诞生。
我俯向大地,却不知道该责怪谁。
——我创造了整个世界,却无法创生你对我的爱情。
阿阁夭桃寂寞春,便辞阊阖入龙津。
那一天,你带着天宫中最美丽的花朵,放弃了万世修为,放弃了我为你创造的天界,追随他来到人间。
自此之后,你追随在他左右,随他出入风云,却始终,无欲无求。那人世间纷扰的红尘,将你心中染上迷茫,却无法让你放弃那最初的守候。
而我,只能默默在你身边,守候着你的幸福,也守候着,你的守候。
我空有一切,却什么也不能给你。只能伫立在夜露中,看你的哭泣;只能守候在咫尺处,听你心碎的声音。
创造是我的职责,破坏却是他的使命。
若可以,让我用尽所有一切,创造一份连他也不可破坏的幸福,让你和他,永远相伴其中。
而我将默默远去,直至化为灰土。
这是你的心愿。
也是我早已许诺你的礼物。
就让那无欲无求的守候,成就一份永伴神佛的传说。
(七月是我的生日,将这个特殊的月份,留给了相思。而这篇文字,是以梵天的语气写成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八月·曼陀罗·曼陀罗·立尽劫灰
曼陀罗是一种传说之花。
那是佛陀讲法时,天所雨的花朵。她本只存在于佛的光辉中,注定要因佛的离去而凋残。
九万里苗山,三千年岁月。
在等候中望断了传说,在轮回中苍老了岁月,谁知道她风情?
每一个女子都是要人爱的,只有她,却相伴数世劫灰,守望在在那幽寂的阵法中。
她宛如一个沉睡千年的公主,抱着断弦的箜篌,站在煌煌古墓之中,微笑着对来人说:“死亡是一种慈悲。”
她宛如那披薜荔、带女萝的山鬼,带着血色灵狐,立足上古法阵之前,骄傲的对来人说:“你也会做我的奴隶。”
谁又知道,她究竟是想用死亡的力量,引领别人的宿命,还是仅仅以死亡的名义,宣告自己夺目的风华?
谁识她的风情,谁是她的风情?
若不是这座阵法,也许她会是宁九薇,会是丹真,但这傲视天地的力量却困住了她,她宛如一泓深潭中的鱼,虽然自由,但却注定无法离开这座幽潭。
潭注定要干涸,那之中的鱼,每一刻都游向死亡。所以曼陀罗这朵传说之花,注定了要败亡。她在争分夺秒地绽放着,宛如带血的娇蕊,用赏花人的伤来增加自己的美丽。
这是一个缥缈的,总感觉是游离在尘世之外的人物。她简单的宛如一个符号,无力抵抗宿命的风雨。她所拥有的,就只有美丽了。在垢血、劫灰中展现自己的美丽,她叫自己为曼陀罗,摩诃曼陀罗。
那是佛陀讲法时,天所雨的花。
谁能忽视她的美丽?
谁又曾在意她的美丽?
曼陀罗,是幽闭着的妖艳,是寂寞中的风情。
劫生每看空尘土。
天雨香花的繁花,却不是她的,她只是繁华的背景,装点了佛的庄严。曼荼罗阵的传说,也不是她的,她只是法阵的引子,装点了我的故事。
就这样,伫立在寂寞林莽中的女子,立尽劫灰,偶然一天,传说掠过她的身边,她便欣然绽放,甘愿做这繁华的影子。
有时,我常常在想,我们何尝不是传说的影子?只因我们的意识就驻留在这具躯体中,所以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世间独一无二,是最重要的。我们想当然的会觉得自己就是传奇,而在这笃定中,传说已悄悄掠过,只留下了影子。而审视之中,我们的风情又何在?
传说大抵是少的,仅余的几个也都变成了故事。但每个故事中,都不只有传说本身,还有林林总总的众生,就譬如传奇行至苗疆山水中时,所遇到的曼陀罗。
我想说的是,不管是传说,还是只是传说的影子,都要尽力让自己美丽着,争分夺秒。
九月·飞蓬·杨静·守望传奇
这世间有许许多多的传奇,或凄艳,或哀婉,或豪侠,或优雅。无疑,它们都是美丽。
美丽,但却经不起一场等候。
少年侠客,行走江湖,练成了绝世的剑法,邂逅了绝世的美人。这是传奇。
——然后呢?
古人云人生之最乐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繁华,腰中多金,何况还有仙驾羽鹤,超出尘外,还有什么能比这个还要逍遥快乐呢?人生如斯,难道不是传奇?
——然后呢?
公主被恶毒的巫婆用毒苹果毒死,盛在水晶棺中,整个世界都在哀哭。直到她遇到年少的王子时,毒苹果才从喉咙中咳出。王子与公主打败了老巫婆,从此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这是最广为流传的传奇。
——然后呢?
然后,黄金赌输了,年少消磨已尽,仙鹤飞去不再来,往日潇洒的处士,此时已变成愤世嫉俗的酒囊饭袋。
然后,少侠变成了大侠,大侠变成了霸主,霸主每天都躲在自己的堡里面,等着新的少侠来挑战他,等着被更绝世的剑法打败。
然后,公主老了,他们的爱情也许就会式微,王子会爱上别的年轻女孩,从而将公主抛诸脑后,没人再记起这段童话般的爱情。
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因为当传奇成为传奇时,也就是传奇终结时。这注定了传奇只有一刹那的光,却是那么亮,那么璀璨,足以让所有的人为之疯狂,趋之若骛。
对美人来讲,传奇是最鲜红的胭脂,对侠客来说,传奇是最锋利的剑。
但只有一个女子,却将传奇看得那么透彻,她知道,传奇终究只是传奇,如果她用一生来成就传奇,那传奇就会变得庸俗,腐朽,让人厌倦。所以,她只拿出十八岁最辉煌的岁月,燃烧出一段传奇的火,然后戛然而止。
因为真正的传奇,只有那一瞬。那将一生的幸福,拒绝在门外的一瞬。
然后,她就听着窗外的风铃,用剩余的岁月,慢慢守着这份心情,守着这份传奇。风铃是一颗铜铸的心,被风叮叮当当敲响,她的心,却永远沉寂着。
她在侯门之内,在传奇之中,在书卷之里,在优雅之间。我却只愿她是一只飞蓬,在风中飘摇着,任命运的吹拂,做纵横的来去。
人生,为何定要成为传奇呢?像飞蓬一样飘摇,像飞蓬一样热情,不好过寂寞的传奇?
我希望那年的十八岁,她能够洒一滴热泪,冲出紧闭的窗,好好爱一次。此后苦也罢,乐也罢,做自由自在的飞蓬,不须再奢望传奇。
从此,不要传奇,也不再守望。
十月·蓝羽·金盏花·破茧成蝶
十月,天气渐凉,一年的光阴又将过去。
玉露凋伤,落木萧萧,十月之美,美得惊心动魄,然而却也是一年中最后的美,美过之后,便是肃杀。正如每一个故事,无论结局有多么圆满,结束之后,总是凄伤。
然而,无论曾看过多少故事,我们都还是普通人。当掩下书卷之后,那滔天的繁华与风流便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依旧是茧中蝶蛹,依旧蜗居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企盼,憧憬,躁动,不安。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蜷缩在自己的房间内,看着窗外的世界,看着别人的故事紧锣密鼓的上演,而自己,只是一只尚未成蝶的蛹,弱小,平凡,甚至丑陋。
无人保护,也无人问津。
然而,每一只忧伤的蛹都听过一个传说,传说某一天,它会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束阳光,在这天堂之光的照耀下,破茧成蝶。自此,彩衣云裳,流连花间,不再平凡,不再寂寞。
这个传说说了千万遍,茧外的世界依旧繁花似锦,而属于我们的那道阳光又在何处?
这时,我想起一种花,金盏花。它有一个华丽的名字,然而却没有华丽的面貌。它似极了山中野菊,在别人的繁华中,默默的盛开着,坚韧、顽强,不惧霜雪。
传说它代表了痛苦与悲哀,因为它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绽放在并不适合的地方。太阳落山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合拢自己的花瓣,就是在渴求故乡的太阳。有人嫌这个传说太过伤感,于是将传说改写——它闭合花瓣不是因为思念故乡,而只是执着地追随光芒。于是,它又被命名为太阳的使者。
在我的故事中,有一位女子和它相似,就是苗疆的女孩蓝羽。同样曾蜗居山中,同样最终离开故土,却不是因为被迫,而是它终于鼓起勇气,破茧而出,去寻找自己的太阳。
蓝羽,是一个与美丽无缘的女孩。这是故事中的例外,却是故事外的常态。她和大多普通女孩一样,蜷缩茧中,多少年看遍别人的繁华,多少次看着鼎盛岁月默默流失。却没有人为她叹息——哪怕她是如此善良,温柔,坚韧。
人人都为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感慨。然而美丽的女子至少有多少年的岁月可供等待,有多少场轰轰烈烈的传奇可以经历,然而对于蓝羽们,这些茧中之蛹,她们连老去都是如此苍白,如此寂寞。
也许,对于一个普通的女孩,最伤感的不是一生没有美丽过,而是你偶尔美丽的一刹那,却没有人来爱你。
直到有一天,一个温文、英俊、善良的男子,站在她面前,对她说:“你有你的美丽。”于是,一道阳光打开了天空,她的灵魂从此被点燃,她终于破茧而出,化为蝴蝶,永远去追求它的太阳。
从此,她有了自己的故事,有了自己的美丽。
我们的阳光又在哪里?当这个男子不曾出现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寻找这化蝶的勇气?
李清愁,或许只是一个传说。
这道阳光,只在我们破茧成蝶的信念中。
十一月·紫罗兰·传奇主人·
百子献祭据希腊神话记述,主管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因情人远行,依依惜别,晶莹的泪珠滴落到泥土上,第二年春天竟然发芽生枝,开出一朵朵美丽芳香的花儿来,这就是紫罗兰。
紫罗兰,象征了永恒之美,永恒之爱。
永恒的美与爱,只有神明才可拥有。凡人追求永恒,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僭越。
僭越,意味着代价。
《旧约》中,为了证明自己对上帝的爱,亚伯拉罕将独生子献上了祭台。这个故事启发了漫画家车田正美,将独子改为百子献祭。于是,城户光政得到神示后,将自己的一百位儿子献给了女神。之后这一百名披上战甲的少年,便为了人世的美与爱,在天空大地海洋上浴血战斗。
或者,永恒的美与爱,本身就需要我们,用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去向神明献祭。
步非烟,这个与我同名的传奇主人。她并不是一个执掌一切的神明,而只是一个无比虔诚的修行者。前代无法超越的艺术之峰,那永恒运转在俗世上空的爱与美就是她的神明。为了这个神明,她在世间虔诚的跋涉。她拥有的一切,那无与伦比的智慧与意志,也只是为了一次次追随这神的脚步。
她以为,世间最美丽的传奇已在唐代被写尽,无论她如何技老雕虫,都不可能超越前人那美的及至,于是,她不再用笔来书写传奇,而是用她的生命,用她一手造就的“传奇”。
我知道,她并非一个无情的噬血者。每一位“传奇”都是她最好的作品,最心爱的孩子,她爱他们胜于爱自己。十年前,她从饥饿、杀戮中将他们救出,抚养他们长大,十年的训练与磨砺,让他们出类拔萃。
然而,在某一天,她得到宛如来自神的旨谕,她要将他们献给上苍,以完成最美的作品,那是爱与美在俗世的象征——一篇由她写就的完美传奇,将在尘世中万古流传。
于是,她将自己和所有的“传奇”献上了祭台。
我无法判断亚伯拉罕看到爱子在祭台上挣扎时,会不会悲哀,我只知道,在《天剑伦》结束的时候,我曾为雪峰之颠的那一场紫衣蝶化伏卷哭泣,那一刻,我感到我将我的孩子连同自己的心一起放上了冰雪神坛。
我知道,传奇主人在亲手毁灭自己的传奇时,她一定会落下伤心的眼泪,每一滴眼泪,都将化作一朵紫罗兰。
这些花朵,为了永恒的爱与美,将带着一个母亲或者一个作者的悲哀,在天地间流传下去,直到永远。
注:人物出自《修罗道·传奇》。传奇是由十二位各具特长的刺客组成,分别以十二唐传奇主人翁为名。柳毅、王仙客、红线……而这个组织的主人,也叫做步非烟。
十二月·山茶·吉娜·归去来兮
当一年将结束的时候,我便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
十二月,是个结束,也是开始。所以,我想写一个不同的人物。
我的小说写的并不是现实,是梦想。情节,人物,江湖,都非现实之所有,我努力将他们打造得眩目之极,无非就是想要在纸上看到我的梦想。所以我写小卓,写小杨,写相思,写那些绝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多姿多彩的人生。
因为我想要我的读者跟我一起做梦。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吉娜。这个我最初所写的女孩子,是个天真活泼的小精灵,本来我的故事是由她带领着我们,进入并走过那个瑰丽的江湖的。但我随即发现,我太珍惜她了,无法让她跟阴谋,跟杀戮搅在一块。所以我的文章修改得越多,吉娜的身影就越淡,海之妖、曼荼罗、天剑伦,之后纭纭的众作品,都没有了她的影子。
弃绝了她,我有些怅然。
吉娜是我心中的一个梦,归隐田园的梦。但现在的我,却不能归隐,所以我只能暂时将她放在镜子里,只在梳妆时看着。陪伴我的是一团团火,燃烧着我的灵感与热情,这与吉娜那善良的纯净不一样。他们就是现在的我,归隐田园,还只是一个梦而已,是我现在所不想实现的梦。
但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再写吉娜的。那将是个山茶盛开的时节,我已在我的梦里。
开何开始的,便以何结束。开一朵并不争芳斗艳的山茶,于天地最洁净间,是吉娜,也是我。
那也是十二月过后,值得期待的春天。